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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小小说看台看台

乡情乡情悠悠悠悠

诗语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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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说过了叶说过了

风说过霜说过雨说过雪说过

岁月又亮出了小刀

要在额头上刻下一道年轮

思绪，越过风尘

谁抚摸着最后一页日历

开始轻声抽泣

豪言过了壮语过了

记忆的册页又加厚一些

喜过了怒过了哀过了乐过了

冬日沉沉的天宇上

阳光正试图冲破雾霾

抵达了终点又面临新的开始

是手攥丰硕果实还是两手空空

都是一年都是一年呵

许多往事破碎成小片

散在大脑的每一个褶皱里

硌痛了思想

想一想，再想一想

然后当成历史封存起来

唯有驰目前方

前方是什么

语言可以说不明白

但你的眼睛一定得看清楚③5

岁末 把思绪留给诗行
李钧

在这座繁华喧嚣的都市里，冬至宛如一位

悄然来访的老友，带着独有的静谧与深沉。

夜幕早早地降临，街灯像是被这寒意催促

着，迫不及待地亮起，昏黄的光线在冷风中摇

曳。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微弱的光，像

是为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路上行

人匆匆，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棉衣里，他们的脚步

在冰冷的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声响。

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这冬日的景象，心中

涌起一股莫名的孤独。数月前，刚大学毕业的

他一个人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打拼，处处

陌生。尤其是周末、节假日，莫名的孤独感总会

阵阵袭来。突然间，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份寂静，

是父母打来的电话。

“孩子，今天冬至，记得吃饺子啊。”父母亲

争先恐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暖，却在这寒冷

的夜晚，让他的心微微一颤。

“爸妈，我知道，您别操心了。”他回应着，话

语中却藏不住那份思念。挂断电话，他决定出

门去感受一下这都市中的冬至氛围。

街道两旁的树木早已落光了叶子，只剩下

干枯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偶尔有一片枯

黄的树叶飘落，在半空中打着旋儿，仿佛在与这

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

路过一家小小的饭馆，门头上挂着家乡的

招牌，热腾腾的香气从门缝里钻了出来，诱惑着

每一个路过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每逢冬至都

是要吃饺子的。他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找了

一个角落坐下。

“小伙子，要吃点啥？”老板热情地问道。

“来一份饺子。”他回答道。

不一会儿，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他面

前。他夹起一个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瞬间在

舌尖上散开，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天冷，小店

的客人不多。饭店的老板—那位老者在他对

面坐了下来，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眼神

中却透着一种温和与安详。

“小伙子，一个人过冬至啊？”他微笑着问。

他点了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年轻人在这大城市打拼不容易啊，我小儿

子和你差不多大，忙得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

家。”老者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牵挂。

就这样，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远远望

去像父子俩。老者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哪

怕只是吃着简单的饭菜，也觉得无比幸福。他

说：“现在日子好了，孩子们却都忙得顾不上回

家。”说着，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落寞，粗糙

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桌上的茶杯，仿佛在抚摸那

些远去的时光。

吃完饺子，老板说什么也不收饭钱。用他

的话说难得遇到长相、身高都与他儿子十分相

仿的人，这个冬至通过这个偶遇感到很温暖。

走出饺子馆，寒风依旧凛冽，但他的心却不再寒

冷。街头的霓虹灯闪烁着，照亮了人们回家的

路。拐角处，一对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女孩的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男孩则小心翼翼地为

她呵着气，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

不远处，一个小女孩拉着爸爸的手，撒娇地

说：“爸爸，我想吃糖葫芦。”爸爸宠溺地摸了摸

她的头，给她买了一串红彤彤的糖葫芦。小女

孩咬了一口，满足地笑了起来，笑声清脆而动

听，如同冬日里的一串铃铛。

城里的冬至夜，他看到了亲情的温暖、爱情

的甜蜜，还有人与人之间那份最真挚的关怀。

或许，这座城市的节奏很快、生活很忙碌，但在

这特殊的日子里，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温暖，依

然在悄然绽放。

回到出租屋，他打开窗户，让冷风吹进来，

清醒一下思绪。远处的天空中，绽放着绚丽的

烟花，那一瞬间，整个城市都被照亮了。他知

道，在这繁华的背后，是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

在努力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在这座现代化都市里，人们或许会感到孤

独，会感到疲惫，但总有那么一些瞬间，能让人

们感受到亲情的牵挂、爱情的美好，以及人与人

之间的善意。这些温暖的瞬间，就像冬日里的

阳光，照亮了人们前行的路，让大家在这冰冷的

世界里，依然心怀希望，勇敢地走下去。③5

城里的冬至
刘文方

秋冬之交，花谢叶飘，红薯登场。

“甜软红薯，六毛一斤。”街道边的阵阵叫卖

声传入耳中，定睛一看，真是好红薯：紫红的外

衣，肥硕的圆肚子，还带着少许湿漉漉的泥土，

果真是刚刚从地里挖出的呢！这么新鲜又便宜

的红薯，我一买就是一大兜。

怎么吃呢？

玉米糁丢红薯是绝配。烧开一锅水，把红

薯洗净切开放进去，红薯在沸腾的热水中开始

慢慢变软，再把玉米糁搅进锅里，一二十分钟过

去后，热腾腾的水蒸气营造了缥缈的锅里世界，

一股甜香扑面而来。味蕾加速分泌，我狠狠地

咽了几口口水。热乎乎的玉米糁里，一块块红

薯还在锅里愉快地游走，上下翻飞，左右摇摆，

旋转着停不下来，似乎在欢呼：“我跑，我笑，快

来抓我呀！”筷子夹住一块红薯，放进嘴里，酥软

的红薯顺滑地钻进牙缝，满口都是甜的，不敢说

话，怕这甜味儿被话语碾碎。一口接一口地吃，

停不下来，直到吃得肚子发圆才肯罢休。吃完，

整个人都是甜的，被红薯浸润的人怎能不甜呢？

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烧红薯了。妈妈炒

菜，我烧锅，顺便把几个小红薯丢进烧火灶里。

红彤彤的火焰舔着舌头，发出“坑坑啪啪”的声

音，小红薯在火里静静地躺着。夕阳笼罩着村

庄，炊烟袅袅，鸡鸭唱晚，妈妈在灶台边忙碌，我

在灶门处眼巴巴望着我的小红薯。看看火候差

不多，用火钳给它翻一个身，翻完这个还有那

个。饭做好了，我的小红薯也差不多好了。红

红的外皮变得黑乎乎的，在地上摔打几下，用一

张纸包好，就可以吃了。拨开外皮，里面的红瓤

露了出来，摇摇欲坠，有时一不小心还会掉到地

上一大半，我心疼得直跺脚，恨不得抽自己几巴

掌。几个红薯下肚，饭也不必吃了，肚子撑得睡

不着觉。

蒸红薯是难得的美食，妈妈的地锅蒸出来

的红薯最好吃。几天前，我刚到家，八十多岁的

妈妈就从厨房里走出来：“刚蒸好的红薯，等着

你回来吃。”我掀开锅，一排切开的大红薯靠着

大铁锅边整齐地排列着，像整装待发的士兵，等

待着检阅。挨着锅的一边，白瓤被烤得焦黄焦

黄的，细密平展，像上好的绸缎，格外惹眼。我

冲着妈妈说：“这焦黄的红薯我最爱吃。”妈妈抖

了抖身上的碎柴火，脸上的皱纹迅速聚拢，笑成

了几朵金菊，说：“知道你最爱吃焦红薯。我看

着表掌握着时间呢！烧锅时间短，红薯不会焦；

也不敢烧哩时间长，怕煳。”我说：“妈妈，现在有

地锅的人不多了，烧锅的人更少了，能蒸出‘妈

妈牌’红薯的只有我的老妈了，我可得多吃点

儿。”我拿起一个焦红薯，缭绕的细烟升腾着，阵

阵香味儿直冲鼻腔。我轻轻放进嘴里，甜味儿

中泛着香，滑腻中又有筋骨，咬了一口，滑滑、酥

酥、软软，唇齿间的香味儿久久不散。我疑心这

是最好的美味，一吃就是好几个，饭菜肉馍全都

省了。融入了亲情的红薯，我吃了好多年，还想

一直吃下去，即使发胖也在所不惜。

买来的红薯已蒸好，我又开始大口吃起来

了。儿子惊呼：“妈妈，你吵着吃红薯胖了六七

斤，还说要减肥呢。”我嘴里塞着红薯，乌拉乌拉

地说：“等红薯季过去再减肥，我是红薯膘，年年

都这样。”③5

红薯膘
尤红梅


